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话说尤三姐自尽之后，尤老娘和二姐儿，贾珍，贾琏等俱不胜悲恸，自不必

说，忙令人盛殓，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莲见尤三姐身亡，痴情眷恋，却被道

人数句冷言打破迷关，竟自截发出家，跟随疯道人飘然而去，不知何往。暂

且不表。 

  且说薛姨妈闻知湘莲已说定了尤三姐为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兴兴要

打算替他买房子，治家伙，择吉迎娶，以报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厮吵嚷

“三姐儿自尽了” ，被小丫头们听见，告知薛姨妈。薛姨妈不知为何，心甚

叹息。正在猜疑，宝钗从园里过来，薛姨妈便对宝钗说道： “我的儿，你听

见了没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经许定给你哥哥的义弟柳湘

莲了么，不知为什么自刎了。那柳湘莲也不知往那里去了。真正奇怪的事，

叫人意想不到。” 宝钗听了，并不在意，便说道：“俗话说的好，‘天有不

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前日妈妈为他救了哥哥，

商量著替他料理，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

了。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倒是自从哥哥打江南回来了一二十日，贩了

来的货物，想来也该发完了，那同伴去的伙计们辛辛苦苦的，回来几个月

了，妈妈和哥哥商议商议，也该请一请，酬谢酬谢才是。别叫人家看着无理

似的。” 

  母女正说话间，见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泪痕。一进门来。便向他母

亲拍手说道：“妈妈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么？”薛姨妈说：“我才听见

说，正在这里和你妹妹说这件公案呢。”薛蟠道：“妈妈可听见说柳湘莲跟

着一个道士出了家了么？”薛姨妈道：“这越发奇了。怎么柳相公那样一个

年轻的聪明人，一时糊涂，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们好了一场，他又无

父母兄弟，只身一人在此，你该各处找找他才是。靠那道士能往那里远去，



左不过是在这方近左右的庙里寺里罢了。”薛蟠说：“何尝不是呢。我一听

见这个信儿，就连忙带了小厮们在各处寻找，连一个影儿也没有。又去问

人，都说没看见。”薛姨妈说：“你既找寻过没有，也算把你作朋友的心尽

了。焉知他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处去呢。只是你如今也该张罗张罗买卖，二

则把你自己娶媳妇应办的事情，倒早些料理料理。咱们家没人，俗语说的

‘夯雀儿先飞’，省得临时丢三落四的不齐全，令人笑话。再者你妹妹才

说，你也回家半个多月了，想货物也该发完了，同你去的伙计们，也该摆桌

酒给他们道道乏才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个月的辛

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担了多少的惊怕沉重。”薛蟠听说，便道：“妈妈说

的很是。倒是妹妹想的周到。我也这样想着，只因这些日子为各处发货闹的

脑袋都大了。又为柳二哥的事忙了这几日，反倒落了一个空，白张罗了一会

子，倒把正经事都误了。要不然定了明儿后儿下帖儿请罢。”薛姨妈道：

“由你办去罢。” 

  话犹未了，外面小厮进来回说：“管总的张大爷差人送了两箱子东西

来，说这是爷各自买的，不在货帐里面。本要早送来，因货物箱子压着，没

得拿，昨儿货物发完了，所以今日才送来了。”一面说，一面又见两个小厮

搬进了两个夹板夹的大棕箱。薛蟠一见，说：“嗳哟，可是我怎么就糊涂到

这步田地了！特特的给妈和妹妹带来的东西，都忘了没拿了家里来，还是伙

计送了来了。”宝钗说：“亏你说，还是特特的带来的才放了一二十天，若

不是特特的带来，大约要放到年底下才送来呢。我看你也诸事太不留心

了。”薛蟠笑道：“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吓掉了，还没归窍呢。”说著大家

笑了一回，便向小丫头说：“出去告诉小厮们，东西收下，叫他们回去

罢。”薛姨妈同宝钗因问：“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捆着绑着的？”薛蟠便

命叫两个小厮进来，解了绳子，去了夹板，开了锁看时，这一箱都是绸缎绫

锦洋货等家常应用之物。薛蟠笑着道：“那一箱是给妹妹带的。”亲自来

开。母女二人看时，却是些笔，墨，纸，砚，各色笺纸，香袋，香珠，扇



子，扇坠，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丘带来的自行人，酒令儿，水银灌的打

筋斗小小子，沙子灯，一出一出的泥人儿的戏，用青纱罩的匣子装着，又有

在虎丘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与薛蟠毫无相差。宝钗见了，别的都不理

论，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细细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不禁笑起来了。

因叫莺儿带着几个老婆子将这些东西连箱子送到园里去，又和母亲哥哥说了

一回闲话儿，才回园里去了。这里薛姨妈将箱子里的东西取出，一分一分的

打点清楚，叫同喜送给贾母并王夫人等处不提。 

  且说宝钗到了自己房中，将那些玩意儿一件一件的过了目，除了自己留

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当，也有送笔墨纸砚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坠的，

也有送脂粉头油的，有单送顽意儿的。只有黛玉的比别人不同，且又加厚一

倍。一一打点完毕，使莺儿同著一个老婆子，跟着送往各处。 

  这边姊妹诸人都收了东西，赏赐来使，说见面再谢。惟有林黛玉看见他

家乡之物，反自触物伤情，想起父母双亡，又无兄弟，寄居亲戚家中，那里

有人也给我带些土物？想到这里，不觉的又伤起心来了。紫鹃深知黛玉心

肠，但也不敢说破，只在一旁劝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药，这两日

看着比那些日子略好些。虽说精神长了一点儿，还算不得十分大好。今儿宝

姑娘送来的这些东西，可见宝姑娘素日看得姑娘很重，姑娘看着该喜欢才

是，为什么反倒伤起心来。这不是宝姑娘送东西来倒叫姑娘烦恼了不成？就

是宝姑娘听见，反觉脸上不好看。再者这里老太太们为姑娘的病体，千方百

计请好大夫配药诊治，也为是姑娘的病好。这如今才好些，又这样哭哭啼

啼，岂不是自己遭踏了自己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烦了么？况且姑娘这

病，原是素日忧虑过度，伤了血气。姑娘的千金贵体，也别自己看轻了。”

紫鹃正在这里劝解，只听见小丫头子在院内说：“宝二爷来了。”紫鹃忙

说：“请二爷进来罢。” 

  只见宝玉进房来了，黛玉让坐毕，宝玉见黛玉泪痕满面，便问：“妹

妹，又是谁气着你了？”黛玉勉强笑道：“谁生什么气。”旁边紫鹃将嘴向



床后桌上一努，宝玉会意，往那里一瞧，见堆著许多东西，就知道是宝钗送

来的，便取笑说道：“那里这些东西，不是妹妹要开杂货铺啊？”黛玉也不

答言。紫鹃笑着道：“二爷还提东西呢。因宝姑娘送了些东西来，姑娘一看

就伤起心来了。我正在这里劝解，恰好二爷来的很巧，替我们劝劝。”宝玉

明知黛玉是这个缘故，却也不敢提头儿，只得笑说道：“你们姑娘的缘故想

来不为别的，必是宝姑娘送来的东西少，所以生气伤心。妹妹，你放心，等

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与你多多的带两船来，省得你淌眼抹泪的。”黛玉听

了这些话，也知宝玉是为自己开心，也不好推，也不好任，因说道：“我任

凭怎么没见世面，也到不了这步田地，因送的东西少，就生气伤心。我又不

是两三岁的小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小气了。我有我的缘故，你那里知

道。”说著，眼泪又流下来了。宝玉忙走到床前，挨着黛玉坐下，将那些东

西一件一件拿起来摆弄著细瞧，故意问这是什么，叫什么名子，那是什么做

的，这样齐整，这是什么，要他做什么使用。又说这一件可以摆在面前，又

说那一件可以放在条桌上当古董儿倒好呢。一味的将些没要紧的话来厮混。

黛玉见宝玉如此，自己心里倒过不去，便说：“你不用在这里混搅了。咱们

到宝姐姐那边去罢。”宝玉巴不得黛玉出去散散闷，解了悲痛，便道：“宝

姐姐送咱们东西，咱们原该谢谢去。”黛玉道：“自家姊妹，这倒不必。只

是到他那边，薛大哥回来了，必然告诉他些南边的古迹儿，我去听听，只当

回了家乡一趟的。”说著，眼圈儿又红了。宝玉便站着等他。黛玉只得同他

出来，往宝钗那里去了。 

  且说薛蟠听了母亲之言，急下了请帖，办了酒席。次日，请了四位伙

计，俱已到齐，不免说些贩卖帐目发货之事。不一时，上席让坐，薛蟠挨次

斟了酒。薛姨妈又使人出来致意。大家喝着酒说闲话儿。内中一个问著薛蟠

道：“怎么不请柳二爷来？”薛蟠闻言，把眉一皱，叹口气道：“那柳二爷

竟别提起，真是天下头一件奇事。什么是柳二爷，如今不知那里作柳道爷去

了。”[1] 众人都诧异道：“这是怎么说？”薛蟠便把湘莲前后事体说了一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s/%E7%B4%85%E6%A8%93%E5%A4%A2/%E7%AC%AC067%E5%9B%9E#cite_note-1


遍。众人听了，越发骇异，因说道：“怪不的前日我们在店里仿仿佛佛也听

见人吵嚷说，有一个道士三言两语把一个人度了去了，又说一阵风刮了去

了。只不知是谁。我们正发货，那里有闲工夫打听这个事去，到如今还是似

信不信的。谁知就是柳二爷呢。早知是他，我们大家也该劝他劝才是。任他

怎么著，也不叫他去。”内中一个道：“别是这么著罢？”众人问怎么样，

那人道：“柳二爷那样个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罢。他原会些武艺，

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术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摆布他，也未可

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罢了。世上这些妖言惑众的人，怎么没人治

他一下子。”众人道：“那时难道你知道了也没找寻他去？”薛蟠说：“城

里城外，那里没有找到？不怕你们笑话，我找不着他，还哭了一场呢。”言

毕，只是长吁短叹无精打彩的，不象往日高兴。众伙计见他这样光景，自然

不便久坐，不过随便喝了几杯酒，吃了饭，大家散了。 

  且说宝玉同著黛玉到宝钗处来。宝玉见了宝钗，便说道：“大哥哥辛辛

苦苦的带了东西来，姐姐留着使罢，又送我们。”宝钗笑道：“原不是什么

好东西，不过是远路带来的土物儿，大家看着新鲜些就是了。”黛玉道：

“这些东西我们小时候倒不理会，如今看见，真是新鲜物儿了。”宝钗因笑

道：“妹妹知道，这就是俗语说的‘物离乡贵’，其实可算什么呢。”宝玉

听了这话正对了黛玉方才的心事，连忙拿话岔道：“明年好歹大哥哥再去

时，替我们多带些来。”黛玉瞅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说，不必拉

扯上人。姐姐你瞧，宝哥哥不是给姐姐来道谢，竟又要定下明年的东西来

了。”说的宝钗宝玉都笑了。三个人又闲话了一回，因提起黛玉的病来。宝

钗劝了一回，因说道：“妹妹若觉著身子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强扎挣着出来

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里闷坐着到底好些。我那两日不是觉著发懒，浑

身发热，只是要歪著，也因为时气不好，怕病，因此寻些事情自己混著。这

两日才觉著好些了。”黛玉道：“姐姐说的何尝不是。我也是这么想着



呢。”大家又坐了一会子方散。宝玉仍把黛玉送至潇湘馆门首，才各自回去

了。 

  且说赵姨娘因见宝钗送了贾环些东西，心中甚是喜欢，想道：“怨不得

别人都说那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他哥哥能带

了多少东西来，他挨门儿送到，并不遗漏一处，也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们

这样没时运的，他都想到了。若是那林丫头，他把我们娘儿们正眼也不瞧，

那里还肯送我们东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东西翻来覆去的摆弄瞧看一

回。忽然想到宝钗系王夫人的亲戚，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卖个好儿呢。自己

便蝎蝎螫螫的拿着东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边，陪笑说道：“这是宝

姑娘才刚给环哥儿的。难为宝姑娘这么年轻的人，想的这么周到，真是大户

人家的姑娘，又展样，又大方，怎么叫人不敬服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

日家都夸他疼他。我也不敢自专就收起来，特拿来给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欢

喜欢。”王夫人听了，早知道来意了，又见他说的不伦不类，也不便不理

他，说道：“你自管收了去给环哥顽罢。”赵姨娘来时兴兴头头，谁知抹了

一鼻子灰，满心生气，又不敢露出来，只得讪讪的出来了。到了自己房中，

将东西丢在一边，嘴里咕咕哝哝自言自语道：“这个又算了个什么儿呢。”

一面坐着，各自生了一回闷气。 

  却说莺儿带着老婆子们送东西回来，回复了宝钗，将众人道谢的话并赏

赐的银钱都回完了，那老婆子便出去了。莺儿走近前来一步，挨着宝钗悄悄

的说道：“刚才我到琏二奶奶那边，看见二奶奶一脸的怒气。我送下东西出

来时，悄悄的问小红，说刚才二奶奶从老太太屋里回来，不似往日欢天喜地

的，叫了平儿去，唧唧咕咕的不知了说些什么。看那个光景，倒象有什么大

事的似的。姑娘没听见那边老太太有什么事？”宝钗听了，也自己纳闷，想

不出凤姐是为什么有气，便道：“各人家有各人的事，咱们那里管得。你去

倒茶去罢。”莺儿于是出来，自去倒茶不提。 



  且说宝玉送了黛玉回来，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伤感起来。因要

将这话告诉袭人，进来时却只有麝月秋纹在房中。因问：“你袭人姐姐那里

去了？”麝月道：“左不过在这几个院里，那里就丢了他。一时不见，就这

样找。”宝玉笑着道：“不是怕丢了他。因我方才到林姑娘那边，见林姑娘

又正伤心呢。问起来却是为宝姐姐送了他东西，他看见是他家乡的土物，不

免对景伤情。我要告诉你袭人姐姐，叫他闲时过去劝劝。”正说著，晴雯进

来了，因问宝玉道：“你回来了，你又要叫劝谁？”宝玉将方才的话说了一

遍。晴雯道：“袭人姐姐才出去，听见他说要到琏二奶奶那边去。保不住还

到林姑娘那里。”宝玉听了，便不言语。秋纹倒了茶来，宝玉漱了一口，递

给小丫头子，心中着实不自在，就随便歪在床上。 

  却说袭人因宝玉出门，自己作了回活计，忽想起凤姐身上不好，这几日

也没有过去看看，闻说贾琏不在家[2]，正好大家说说话儿。便告诉晴雯：

“好生在屋里，别都出去了，叫宝玉回来抓不著人。”晴雯道：“嗳哟，这

屋里单你一个人记挂着他，我们都是白闲着混饭吃的。”袭人笑着，也不答

言，就走了。 

  刚来到沁芳桥畔，那时正是夏末秋初，池中莲藕新残相间，红绿离披。

袭人走着，沿堤看顽了一回。猛抬头看见那边葡萄架底下有人拿着掸子在那

里掸什么呢，走到跟前，却是老祝妈。那老婆子见了袭人，便笑嘻嘻的迎上

来，说道：“姑娘怎么今日得工夫出来逛逛？”袭人道：“可不是。我要到

琏二奶奶家瞧瞧去。你在这里做什么呢？”那婆子道：“我在这里赶蜜蜂

儿。今年三伏里雨水少，这果子树上都有虫子，把果子吃的疤瘌流星的掉了

好些下来。姑娘还不知道呢，这马蜂最可恶的，一嘟噜上只咬破三两个儿，

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头，连这一嘟噜都是要烂的。姑娘你瞧，咱们说话的空

儿没赶，就落上许多了。”袭人道：“你就是不住手的赶，也赶不了许多。

你倒是告诉买办，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儿，一嘟噜套上一个，又透风，

又不遭塌。”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说的是。我今年才管上，那里知道这个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s/%E7%B4%85%E6%A8%93%E5%A4%A2/%E7%AC%AC067%E5%9B%9E#cite_note-2


巧法儿呢。”因又笑着说道：“今年果子虽遭踏了些，味儿倒好，不信摘一

个姑娘尝尝。”袭人正色道：“这那里使得。不但没熟吃不得，就是熟了，

上头还没有供鲜，咱们倒先吃了。你是府里使老了的，难道连这个规矩都不

懂了。”老祝忙笑道：“姑娘说得是。我见姑娘很喜欢，我才敢这么说，可

就把规矩错了，我可是老糊涂了。”袭人道：“这也没有什么。只是你们有

年纪的老奶奶们，别先领着头儿这么著就好了。”说著遂一径出了园门，来

到凤姐这边。 

  一到院里，只听凤姐说道：“天理良心，我在这屋里熬的越发成了贼

了。”袭人听见这话，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来，又不好进去，遂把脚步

放重些，隔着窗子问道：“平姐姐在家里呢么？”平儿忙答应着迎出来。袭

人便问：“二奶奶也在家里呢么，身上可大安了？”说著，已走进来。凤姐

装着在床上歪著呢，见袭人进来，也笑着站起来，说：“好些了，叫你惦

著。怎么这几日不过我们这边坐坐？”袭人道：“奶奶身上欠安，本该天天

过来请安才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静静儿的歇歇儿，我们来了，

倒吵的奶奶烦。”凤姐笑道：“烦是没的话。倒是宝兄弟屋里虽然人多，也

就靠着你一个照看他，也实在的离不开。我常听见平儿告诉我，说你背地里

还惦着我，常常问我。这就是你尽心了。”一面说著，叫平儿挪了张杌子放

在床旁边，让袭人坐下。丰儿端进茶来，袭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罢。”一

面说闲话儿。只见一个小丫头子在外间屋里悄悄的和平儿说：“旺儿来了。

在二门上伺候着呢。”又听见平儿也悄悄的道：“知道了。叫他先去，回来

再来，别在门口儿站着。”袭人知他们有事，又说了两句话，便起身要走。

凤姐道：“闲来坐坐，说说话儿，我倒开心。”因命平儿：“送送你妹

妹。”平儿答应着送出来。只见两三个小丫头子，都在那里屏声息气齐齐的

伺候着。袭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 

  却说平儿送出袭人，进来回道：“旺儿才来了，因袭人在这里我叫他先

到外头等等儿，这会子还是立刻叫他呢，还是等著？请奶奶的示下。”凤姐



道：“叫他来。”平儿忙叫小丫头去传旺儿进来。这里凤姐又问平儿：“你

到底是怎么听见说的？”平儿道：“就是头里那小丫头子的话。他说他在二

门里头听见外头两个小厮说：‘这个新二奶奶比咱们旧二奶奶还俊呢，脾气

儿也好。’不知是旺儿是谁，吆喝了两个一顿，说：‘什么新奶奶旧奶奶

的，还不快悄悄儿的呢，叫里头知道了，把你的舌头还割了呢。’”平儿正

说著，只见一个小丫头进来回说：“旺儿在外头伺候着呢。”凤姐听了，冷

笑了一声说：“叫他进来。”那小丫头出来说：“奶奶叫呢。”旺儿连忙答

应着进来。旺儿请了安，在外间门口垂手侍立。凤姐儿道：“你过来，我问

你话。”旺儿才走到里间门旁站着。凤姐儿道：“你二爷在外头弄了人，你

知道不知道？”旺儿又打着千儿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门上听差事，如何能

知道二爷外头的事呢。”凤姐冷笑道：“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么

拦人呢。”旺儿见这话，知道刚才的话已经走了风了，料著瞒不过，便又跪

回道：“奴才实在不知。就是头里兴儿和喜儿两个人在那里混说，奴才吆喝

了他们两句。内中深情底里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问兴儿，他是长

跟二爷出门的。”凤姐听了，下死劲啐了一口，骂道：“你们这一起没良心

的混帐忘八崽子！都是一条藤儿，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给我把兴儿那个忘

八崽子叫了来，你也不许走。问明白了他，回来再问你。好，好，好，这才

是我使出来的好人呢！”那旺儿只得连声答应几个是，磕了个头爬起来出

去，去叫兴儿。 

  却说兴儿正在帐房儿里和小厮们玩呢，听见说二奶奶叫，先唬了一跳，

却也想不到是这件事发作了，连忙跟着旺儿进来。旺儿先进去，回说：“兴

儿来了。”凤姐儿厉声道：“叫他！”那兴儿听见这个声音儿，早已没了主

意了，只得乍著胆子进来。凤姐儿一见，便说：“好小子啊！你和你爷办的

好事啊！你只实说罢！”兴儿一闻此言，又看见凤姐儿气色及两边丫头们的

光景，早唬软了，不觉跪下，只是磕头。凤姐儿道：“论起这事来，我也听

见说不与你相干。但只你不早来回我知道，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实说



了，我还饶你，再有一字虚言，你先摸摸你腔子上几个脑袋瓜子！”兴儿战

兢兢的朝上磕头道：“奶奶问的是什么事，奴才同爷办坏了？”凤姐听了，

一腔火都发作起来，喝命：“打嘴巴！”旺儿过来才要打时，凤姐儿骂道：

“什么糊涂忘八崽子！叫他自己打，用你打吗！一会子你再各人打你那嘴巴

子还不迟呢。”那兴儿真个自己左右开弓打了自己十几个嘴巴。凤姐儿喝声

“站住”，问道：“你二爷外头娶了什么新奶奶旧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

啊。”兴儿见说出这件事来，越发著了慌，连忙把帽子抓下来在砖地上咕咚

咕咚碰的头山响，口里说道：“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个字儿的

谎。”凤姐道：“快说！”兴儿直蹶蹶的跪起来回道，”这事头里奴才也不

知道。就是这一天，东府里大老爷送了殡，俞禄往珍大爷庙里去领银子。二

爷同著蓉哥儿到了东府里，道儿上爷儿两个说起珍大奶奶那边的二位姨奶奶

来。二爷夸他好，蓉哥儿哄著二爷，说把二姨奶奶说给二爷。”凤姐听到这

里，使劲啐道：“呸，没脸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门子的姨奶奶！”兴儿忙

又磕头说：“奴才该死！”往上瞅著，不敢言语。凤姐儿道：“完了吗？怎

么不说了？”兴儿方才又回道：“奶奶恕奴才，奴才才敢回。”凤姐啐道：

“放你妈的屁，这还什么恕不恕了。你好生给我往下说，好多著呢。”兴儿

又回道：“二爷听见这个话就喜欢了。后来奴才也不知道怎么就弄真了。”

凤姐微微冷笑道：“这个自然么，你可那里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烦了

呢。是了，说底下的罢！”兴儿回道：“后来就是蓉哥儿给二爷找了房

子。”凤姐忙问道：“如今房子在那里？”兴儿道：“就在府后头。”凤姐

儿道：“哦。”回头瞅著平儿道：“咱们都是死人哪。你听听！”平儿也不

敢作声。兴儿又回道：“珍大爷那边给了张家不知多少银子，那张家就不问

了。”凤姐道：“这里头怎么又扯拉上什么张家李家咧呢？”兴儿回道：

“奶奶不知道，这二奶奶……”刚说到这里，又自己打了个嘴巴，把凤姐儿

倒怄笑了。两边的丫头也都抿嘴儿笑。兴儿想了想，说道：“那珍大奶奶的

妹子……。”凤姐儿接着道：“怎么样？快说呀。”兴儿道：“那珍大奶奶



的妹子原来从小儿有人家的，姓张，叫什么张华，如今穷的待好讨饭。珍大

爷许了他银子，他就退了亲了。”凤姐儿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儿，回头便望

丫头们说道：“你们都听见了？小忘八崽子，头里他还说不知道呢！”兴儿

又回道：“后来二爷才叫人裱糊了房子，娶过来了。”凤姐道：“打那里娶

过来的？”兴儿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抬过来的。”凤姐道：“好罢咧。”

又问：“没人送亲么？”兴儿道：“就是蓉哥儿。还有几个丫头老婆子们，

没别人。”凤姐道：“你大奶奶没来吗？”兴儿道：“过了两天，大奶奶才

拿了些东西来瞧的。”凤姐儿笑了一笑，回头向平儿道：“怪道那两天二爷

称赞大奶奶不离嘴呢。”掉过脸来又问兴儿，“谁服侍呢？自然是你了。”

兴儿赶著碰头不言语。凤姐又问，“前头那些日子说给那府里办事，想来办

的就是这个了。”兴儿回道：“也有办事的时候，也有往新房子里去的时

候。”凤姐又问道：“谁和他住着呢。”兴儿道：“他母亲和他妹子。昨儿

他妹子各人抹了脖子了。”凤姐道：“这又为什么？”兴儿随将柳湘莲的事

说了一遍。凤姐道：“这个人还算造化高，省了当那出名儿的忘八。”因又

问道：“没了别的事了么？”兴儿道：“别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刚才说的

字字是实话，一字虚假，奶奶问出来只管打死奴才，奴才也无怨的。”凤姐

低了一回头，便又指著兴儿说道：“你这个猴儿崽子就该打死。这有什么瞒

着我的？你想着瞒了我，就在你那糊涂爷跟前讨了好儿了，你新奶奶好疼

你。我不看你刚才还有点怕惧儿，不敢撒谎，我把你的腿不给你砸折了

呢。”说著喝声“起去。”兴儿磕了个头，才爬起来，退到外间门口，不敢

就走。凤姐道：“过来，我还有话呢。”兴儿赶忙垂手敬听。凤姐道：“你

忙什么，新奶奶等著赏你什么呢？”兴儿也不敢抬头。凤姐道：“你从今日

不许过去。我什么时候叫你，你什么时候到。迟一步儿，你试试！出去

罢。”兴儿忙答应几个”是”，退出门来。凤姐又叫道：“兴儿！”兴儿赶

忙答应回来。凤姐道：“快出去告诉你二爷去，是不是啊？”兴儿回道：

“奴才不敢。”凤姐道：“你出去提一个字儿，提防你的皮！”兴儿连忙答



应着才出去了。凤姐又叫：“旺儿呢？”旺儿连忙答应着过来。凤姐把眼直

瞪瞪的瞅了两三句话的工夫，才说道：“好旺儿，很好，去罢！外头有人提

一个字儿，全在你身上。”旺儿答应着也出去了。 

  凤姐便叫倒茶。小丫头子们会意，都出去了。这里凤姐才和平儿说：

“你都听见了？这才好呢。”平儿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儿。凤姐越想越

气，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叫：“平儿来。”平

儿连忙答应过来。凤姐道：“我想这件事竟该这么著才好——”[3]未知凤姐

如何办理，下回分解。 

 

1.  程本作“琏二爷和柳二爷”...“琏二爷又往平安州去了”。戚

本、列藏本作“柳二爷”，且未在此处提及“琏二爷”。根据下

文，此时贾琏尚未去平安州。依戚本、列本改。 

2. ↑ 程本作 “出门 “；戚本、列藏本作 “不在家 “。 

3. ↑ 此句程本作： “凤姐道： ‘我想这件事，竟该这么著才好，

也不必等你二爷回来再商量了’。” ；戚序本作：“（凤姐）

自己暗想：须得如此如此方妥。主意已定，也不告诉平儿，反表

面作出嘻笑自若、无事的光景，并不露出恼恨妒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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